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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新场所在地，还是一片汪洋。
沧海桑田。   年前，煮海熬波的盐场在此

崛起；   年前，农桑兴盛的田园开始遍布；   
年前，商贾辐辏的市集日渐繁盛……

岁月就这样一笔一画描摹出新场今天的容
颜。它留下了近  万平方米的成片古建筑，留
下了富有韵味的古仪门和观音兜；也经历了近

现代城镇化建设，留下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
起的小楼房，留下了覆盖住石板桥的水泥桥。

不同时期的新建筑融入古镇，生生不息。
保护好这片历史风貌，同样并非“一时一事”，
它关系到时间上的可持续性，也关系到空间
上的整体性。如何协同各方、凝心聚力，一起
呵护古镇的美？

正值汛期。台风“杜苏芮”快要

来的时候，新场古镇里，两栋文物保

护建筑着手紧急抢修。

照理来说，文保建筑修缮应该是

“谁家孩子谁家抱”。《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第21条规定，非国有

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

养。然而，这两处老宅的产权主体，

要么因历史遗留问题找不到，要么碍

于级别限制难以协调。

新场镇文化中心有专管员负责

文保点巡查，中心副主任陆燕玲告诉

记者：“老房子有部分墙体受损，比较

危险，考虑到老百姓的人身安全，这

次由镇政府出资抢险加固。”但这一

时“救急”之计，终究不是可持续发展

的长久之道。

“老房子就像老人一样，随着年

岁一点点上去，毛病也越来越多。要

像对待老人一样对待老房子，除了修

缮，日常保养也很重要。”陆燕玲说，

目前新场古镇共有81处文保单位

（点），产权分散在诸多单位，也有一

小部分私人所有。他们在日常工作

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协调各方责

任主体。“我们还是希望这些单位能

够履行修缮义务，承担社会责任。”

记者咨询浦东新区文保所专业人

士获知，私人及集体的文物开展抢险

加固工程，区里会有相应补助资金，但

由于文物建筑修缮标准严格，考究的

话甚至需要每平方米1万元。因此即

使有补贴，他们的修缮意愿仍不强。

不少文保点地理位置优越，它们

的修缮与利用，也关系到古镇的“门

面”。以紧邻牌楼的大本堂为例，为了

盘活存量空间，古镇方面不断与产权

主体沟通协调，也想了不少办法——

例如，建议老宅分批、分期修缮；又如，

跨前一步，提前对接业态运营方，协

商后续租金事宜……不过，目前进展

甚微，仍有不小阻力。

新场古镇的另一面，其实也是居

民生活的“社区”，提升生活品质，是古

镇老百姓的现实需求。与原住民共享

发展成果，理应成为古镇保护的应有

之义。

后市河畔，跨河后花园复原工地

一片繁忙。再过几个月，这处“黄家花

园”就将对外开放，成为古镇居民的

“共享花园”。

“跨河花园”，是新场古镇迥异于

其他江南水乡古镇的特有形态。解放

前，后市河的东岸都是大户人家，房子

前有大街、后有河道，为了突破空间限

制，他们又造了桥，跨过河去利用空地

造后花园。据老人们回忆，当年的后

市河每隔三五步就有一座小桥，行船

于其下，犹如驶入暗河。“这些后花园，

并不是亭台楼阁的私家园林，也不是

杂乱简单的菜圃，而是带有乡土气息

的后花园，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百草

园’，没有围栏，是半公共的空间。”负

责项目设计的宣磊介绍。

黄家老宅，就是其中一处。曾是

新场富商黄振如的家，后来出过一位

院士黄培康。宣磊团队做设计时，还

有一位黄家后人——黄老太太在老宅

生活。黄老太太回忆，走过小桥的这

片空地，就曾是宅子的后花园。“我还

记得园子里种了许多花，好像有蔷薇、

茉莉和蜡梅。空地中间是一座假山，

伙伴们常常一起在假山边玩耍。空地

深处是成片的竹子，这些竹子和别家

花园的竹林连成一片，连绵悠长……”

新场古镇的复原工作推行得十分

谨慎。专家建议“要复原，但是没想

清楚之前，不要轻易复原”。后花园

项目的修复也是几经商议才确定方

案——摒弃原先建私家花园的设计，

坚持打造“共享空间”，结合旁边废弃

厂房空间，为古镇居民和游客提供

休闲好去处。宣磊说，后花园将尽

可能复原呈现黄老太太记忆中的场

景，与此同时，也将注入新的功能。

“我们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公共空间，

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展现新老共生的

生活画卷。”

产权阻力不小

旧景精巧复原

新场大街311号，是311艺术家工

坊所在地。入版社工作室就在门口，

这是版画艺术工作者成亮、张文秀夫

妇成立的。两人在新场相知相恋，一

同走过十几年。夫妻俩租下这栋老

宅，也有多年时间了。张文秀说：“其

实我们原本想把墙面改建成通体的玻

璃，采光更好。但方案没被批准，因为

会破坏它的风貌。”

可能一开始还有疑惑，但入住后，

张文秀完全理解了保护老宅的意义。

“住的时间长了，我甚至还能感受到房

子呼吸的频率。它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积淀，我们只是过客，怎能按照自以为

是的方式去破坏或改造它呢？”她下定

决心，要尊重、保护好老宅，让后面再入

住的人能看到这份原汁原味的美好。

阮仪三曾说，江南水乡城镇的突

出之美，并不在于一个个建筑单体有

多么美轮美奂，而是聚落整体意象令

人陶醉。大片民居的风貌保护，更见

诸一砖一瓦的点滴日常。

这些年，新场古镇民居有了修缮导

则与实操指南。“新场有很多历史建筑，

尽管没有纳入文保级别，但修缮时也需

要专业指导。”负责编制的宣磊说。门

窗坏了怎么办？木结构开裂怎么修？

墙面损坏怎么补？都有了详细解答。

保护更需引导

（上接第4版）
“古镇的发展有些

矛盾，它希望留下老的，

又希望新生代的年轻人进

来，让古镇更有活力。”原住

民沈烽，家里五代都是新场人。

如今，沈烽在古镇上租了一套老

宅，开了一间民宿，名为“俚舍”。俚，

取的是乡里之人的意思。随着古镇

开发，沈烽对外来人口的过多入驻表

示担忧。“大量商户拖家带口地进

来，在这里居住、生根，其实对本地

习俗是有冲击的。”沈烽说，“虽然民

俗可以融合，但本地文化，尤其是在

申遗背景下，应该保留原真性。”他

更愿意在古镇里看到创客和艺术

家，看到一个传承民俗文化的新场。

事实上，新场古镇甚至没有旅游

公司，只有古镇公司与文化公司。“活

着的古镇”，不应止于原住民的居住，

更应有历史文脉与精神内涵的绵延。

在旧与新之间，新场需要明晰发展定

位、把握平衡之道。

新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雅婷走出上海作古镇路演推介

时，经常会听到观众发出疑问：“新

场古镇在四川吗？”原来，四川也有一个

新场古镇，被称为“最后的川西坝子”。

“藏在深闺的上海新场古镇，靠什

么吸引人？人来了，留得下来吗？来

过的人，还会再来吗？”新场古镇有诸

多发展之问。

不过，老百姓自己出钱修房子，

“规矩”一多，一些居民可能就不太乐

意了。一位申遗办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尽管实操指南已推行数年，但仍缺

乏有效的约束手段与奖励政策。最

近，位于古镇南部的几户居民装修旧

屋时想用红色的瓦片，古镇申遗办与

村居工作人员一次次上门劝说，终于

“盯牢”他们将瓦片换成了黑色。

“打个比方，居民换木门窗要2000

元，换铝合金门窗只要1000元，还更加

实用。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怎么

做好引导？”宣磊建议，不能光靠管理，

更要加以鼓励。“要做好宣传，让居民认

识到历史保护需要每个人参与其中，与

此同时，政府应制定出台奖补政策。”

新场镇政府工作人员透露，他们

已就此事开展多次专题研究。“我们

设想建一个资金池，可以是政府财政

出资，也可以通过社会募捐等方式筹

集资金，以此鼓励居民按照要求修缮

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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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时一事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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